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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彼此互相忌惮，我

和老盛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
的恶化，甚至比以前还缓和了
些。只有黄毛看我的眼光还有
些悻悻的，我明白他是因为上
回吃了亏心里不服。尽管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但我懂得明剑
易躲、暗箭难防的道理，决定

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
秦胖子开始死心踏地地

成为我的跟班，我看见过他不
止一次地向其他人绘声绘色
地描述我和黄毛的那场比武，
把我的一招一式吹得比九阴
真经还要玄乎。

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隔
三岔五地回几封笔友的信以

外，一切课余时间都用来埋头
苦练武功，“千层纸功”是近
期修炼的主要功法。练法是先
准备一个用上千张纸叠成的
靶子挂在墙上，每天用拳头击

打500次，每过一天就撕掉一
张纸，等把纸全部撕完的那一
天功夫就算练成。

风平浪静的日子没过多
久，两个老师却掐起来了，这
场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战争”令全班人大开眼界

也大呼过瘾。
老马在学校工作已有 20

多年，人又瘦又高，看起来病
歪歪的，讲起课来声音却极洪
亮。学校有传言说老马有3大
命根子———喝酒、抽烟和赌
博。从初一起，老马就是我们

的数学老师，关于他的段子在
班里流传很多。比如有个段子
说他大年三十晚上在某个人
家里聚赌，结果被警察堵在了
屋里，大年初一别人家都忙着
欢天喜地地拜年，老马却戴个
大口罩在派出所门口扫雪；还
有一个段子据说是老马和他

儿子在路上的对话：

“爸爸，醉是什么意思？”
“你看，那里站着两个

人，如果我把两个人看成四
个，那就是醉了。”
“可是爸爸，那里只有一

个人。”
数学老师老马和英语老

师老陆是一对冤家对头，这早
已是学校公开的秘密，但出人

意料的是，这两个老师居然把
架打到教室里来了。

那好像是星期二的一个
下午，几个女生正在教室外轮
流进行呼啦圈表演。呼啦圈是

“豆沙包”当采购员的老爸从
广州买回来的，据说在身上哪

个部位转就能减哪里的肥肉。
因此，“豆沙包”的老妈每天
早上都要套在肥硕的屁股上
转半个小时。这天就在“豆沙
包”扭到第32下的时候，数学
老师老马冲了过来：“别玩了，
全部进教室，我有话要讲。”

大家从没见过老马这种
阵势，很快在教室里自觉地坐
好，竖着耳朵听老马开腔：
“同学们啊！你们知道陆老师
是个什么人吗？他不是个东西
啊。”老马一席话把我们惊得
目瞪口呆。

“陆老师有次在路上捡
到别人 500块钱，人家追到
他家里去要他也不肯还！这样
的老师怎么能为人师表？”老
马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溅

到我的脸上。“你们说说看，
这样的老师怎么配教书？”
“不配”。黄毛最先缓过劲

儿来，他因为连初中的单词都
不认识而老是在上课时间被陆
老师拎出教室。其他几个男生
也开始起哄，大多数女生则开
始交头接耳，教室里乱成了一
锅粥。老马满意地走出教室，对

黄毛等人的起哄置若罔闻。
大概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陆老师突然闪进教室并随手
关上门。教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知道马老师刚刚来

说了我不少坏话，但请同学们
自己想想，是谁三天两头旷课

去赌博？是谁喝了酒在办公室
发酒疯？又是谁大过年的在街
上扫雪？”陆老师抛出一连串
的排比句，扫了一眼惊愕中的

学生，然后迅速离开了教室。
几个班干部觉察出了事

情的严重性，他们小声地商量

着什么，终究商量不出结果，
这显然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处
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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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早到了，从地上提起
一个浑身狼藉的小伙子，脏兮

兮地塞进了警车。从派出所做
完笔录回来，一帮女人们仍心
惊肉跳的，陪着原媛，一个劲地
给她宽心劝慰。相反，原媛却扑

哧一笑，嘲笑她们大惊小怪。
事情很快就查明了。派出

所的同志说，那个小伙子是水
站的送水员，是个惯犯，神经也
不对劲，有癫痫病，抓了就放，
放了再犯，一点办法都没有。

原媛大而化之地说，门响
了，她去开门，那家伙肩上扛

着一个桶装水的罐子，说是水
站派来送水的，径直奔进客
厅，卸下了饮水机上的罐子。
等原媛付钱时，那家伙却站在
原地，手脚不动弹了，哧哧哧傻
笑了半天后，猛地掏出裆里的
生殖器，下流了几下。

原媛转身跑进了阳台，
上了外头的插销。那家伙犹

有不甘，猛地抄起茶几上的
一把水果刀，对着自己的腕
子切下去。

后来，原媛说，后来那家
伙突然跌倒了，犯了羊角风，
自投了罗网。

左小青始终想不明白，

晚上惊险的一幕，怎么像看
了半截电视剧一样，找不出
线头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
白，听着冶平平和林兰她们
询问下流的每一处细节。原
嫒兴致盎然地述说着，仿佛

在讲旁人的故事。
六月的最后一日，一身

裙装的左小青走进水晶工艺
店。没顾客，两个兰大的女大
学生趴在桌上，脸色不佳。她
们快毕业了，送出去的几十
份个人资料和求职报告，都
如泥牛入海。几百块的打印

装订费，全都白费了。左小青

泡了杯雀舌，坐在落地的玻
璃前，盯视街上的风景。

一个女生蓦地想起了什
么，掀开衣襟，从牛仔裤的前
兜里掏了半天，摸出一卷皱
巴巴的钞票，伸手递来。
“小青姐，这是赔来的

钱，统共2000整。”
左小青纳闷：“你说啥？”
“忘了，小青姐？”女生

絮叨地提醒说，“就那架水晶
三角钢琴，标价是 2880，你
给他们减了价，只叫他们赔
这个整数。人家早上给送来

了，挺客气的，一个劲地赔不
是，说晚了几天，叫咱们多担

待哦。”
“三角钢琴？”
女生邀功的样子，撇着

嘴角说：“那个女的也来了，
烫了头，很时髦。你猜怎么
着？他们前两天结了婚，忙着
举办仪式，一时半刻没腾出

空给咱们来赔钱。瞧，人家还
带来了一包喜糖和瓜子，叫
咱们同喜呢。”

左小青听得瞠目结舌，
咂吧着舌尖，狐疑地说：“说
什么没？”

女生嗑起瓜子，嘴皮上

粘着一粒皮：“赔了钱，他想
要回被扣下的证件，两不相
欠。可我不知证件搁在哪儿，
就叫他改天再来取。”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
左小青起身，思想了片

刻，便从店铺后的库房里取

出一只包装盒，抖了抖上头
的尘土。瞧完标签，她有点满
意，递给女生说：“是这样，
下次他来的话，把这个送给
他，就说是水晶工艺店的员
工们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聊
表心意。”女生接过去，端详

了半天标签，满脸疑惑地说：
“小青姐，你有没有搞错呀？
这可是一只水晶台灯，店里最
漂亮的工艺品。”左小青嫌她
多嘴，不屑地说：“咋的？”女
生嘟哝说：“太奢侈了，这台
灯标价可是3700，他……”

她挥挥手，止住了女生
的唠叨。前思后想，左小青也
理不顺一架失手打碎的水晶
钢琴带来的紊乱线索，究竟
哪儿出了漏子。是周铁另有
隐情？还是那个新郎官脑子
进水，送错了钱，当了一回冤

大头？念想至此，左小青否决
了后一个推论，觉得问题该
出在周铁身上。

KLM

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

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
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
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
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
朱元璋的一大发明。

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
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

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
是坏。因此，他要老百姓帮助
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
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

洪武十八年（,(+- R），
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

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
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
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
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
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
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
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
之。”他要求各地关津、隘口

的把守者，只要问清是赴京
面奏的，即使没有文引（通
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
许阻挡。朱元璋不相信官员
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
告，上告人越多就越相信。

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

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
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
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
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
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
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
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

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
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
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
这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然而，一般的监督和常
规的制度并不能使贪官污吏
感到震慑，为了反腐惩贪，朱

元璋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
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
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

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
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
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
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
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
九年 （,(./ R） 的一件大
案———空印案。

明朝规定，各布政司、府
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
需等事项，要在年底时派人
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
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

信，逐级核对无误方可通过，
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

户部要予以驳回。这时地方
官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
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
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特
别是边远地区，动辄数月，地
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
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

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
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
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
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0(./ R），这
种使用空印文书的做法被朱
元璋发现了，他认为各地方

官存心欺蔽，“其中有奸”，
大怒，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
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
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
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
为哥哥郑士元上书诉冤，说

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
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
印文书不应治罪。

郑士利事先已料到，如
果给朱元璋上书，肯定会招
来杀身横祸，但他希望“杀

我，生数百人”，要以自己的
死，换来数百人的生，因此冒
死上书。朱元璋果然大怒，追
究主使者。郑士利说：“只看
我的上书是不是有用就够
了，为什么要追究主谋呢？”
朱元璋不为所动，结果郑士
利还是被定罪，与郑士元一

同罚到江浦做苦工，数百名
用空印的人被处死，牵连者
无一幸免。

一个为人请命，为国言
事，敢拼死而谏；一个铲除奸
邪，坚持到底，决不留情。迂
而直，朴而鲁。只为信念、理

想，生死置之度外，褒贬在所
不计。不管他们谁对谁错，读
史至此，能不感慨兴叹！

NOPQRSTUV

在美国的记者群中，白宫

记者是最神气的一族。各大新
闻机构总是挑选最精明能干、
最富有经验的记者驻扎在白
宫。他们反应敏捷，新闻敏感
性强。在这里，记者已经不仅
仅是在搞新闻，而是在参与政
治，参与监督美国总统的言行

和政府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
说，他们也是政治家，是无冕
之王。

白宫记者又是特殊的一
族。有的人一干就是数十年，
白宫的主人换了，但白宫的记
者经常还是那些人。很多时候

是美国总统先认识记者的。有
的总统在进白宫之前就要先
熟悉白宫记者的名字，了解他
们的背景。

总统最喜欢记者，因为他
们可以为他说话，为他宣传，
通过他们，总统可以树立自己

的形象，宣传自己的政策主
张。所以在华盛顿当记者，你
不必到处打听新闻，政府官员
和发言人、新闻公报和报纸、
电台、电视台，每天一股脑儿
地向你灌来，你去记者会，那
些巧舌如簧的发言人和政客

们不是担心你问什么令他尴
尬的问题，而是生怕你不去，
生怕你不问问题。

但是总统又最害怕记者，
因为他们总在鸡蛋里挑骨头，
随时都有可能将白宫内丑陋
的地方暴露出来，使总统威风

扫地，甚至会使总统灰溜溜地
离开白宫，1972年尼克松挥
泪别白宫的始作俑者就是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白宫
记者是白宫的喇叭，又是白宫
的耙粪者。总统对他们有一种
又喜欢、又讨厌的复杂心情。

最明显的例子是克林顿

与莱温斯基的丑闻。1998年

初，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
闹得沸沸扬扬。一天，克林顿

在白宫东厅与英国首相布莱
尔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记者
纷纷举手提问题。克林顿对记
者是比较了解的，他清楚哪位
记者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
想利用记者澄清他的立场，又
担心记者提出过于尖锐的问

题而露馅。因此，他极力避开
CNN驻白宫记者沃尔夫·普
利策和美国广播公司（ABC）
的塞谬·多纳尔森。

但是，在被他点到的记者

站起来之前，大胡子沃尔夫早
已在第一排站立了好久，并抢

先提了问题。果然，沃尔夫的
问题使克林顿哭笑不得。沃尔
夫问：“莱温斯基小姐本来是
一个普通人，因为您而改变了
一生的命运，请问您自己感觉
如何？” 克林顿右手支着下
巴，无可奈何地连声说：“很

好，很好。”在克林顿被迫承
认与莱温斯基有染之后，记者
更是毫不留情地穷追不舍。直
到后来，克林顿在一次记者招
待会上很认真地请求记者不
要再纠缠这些事了，希望新闻

媒体将重点转移到国家大事
上来，记者们最终还是听了总
统的话。

美国记者提问题也并非
随心所欲，当遇到重大事件，
有些问题的提出是有预谋、有
策划的。有时，记者之间也会
提前商量好，由谁提什么问

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克
茨回忆说，1997年5月，白宫
记者随克林顿访问欧洲。当时
美国国内开始炒作保拉·琼斯
与克林顿的桃色新闻，琼斯状
告克林顿性骚扰。5月27日，
最高法院就克林顿请求豁免

权一事做出了裁决。正在法国
访问的克林顿心情很沉重。

在访问荷兰时，随行记者
像往常一样，组成一个小型的
采访小组，其中就有美联社记
者荣·福尔尼尔。在国外采访，
通讯社记者总是被优先安排

提问问题。但是福尔尼尔接到
编辑部的命令，在记者招待会
上不许提问有关琼斯事件的
问题，这是美联社高层的决
定。这个采访小组后来商量，
决定让合众国际社的一位记
者在照相的时间提问这一问

题，但是他也没有提问。关键
时候，崇尚自由的美国记者也
注意维护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